
我 们 这 样 走 过
——陕工报人讲述 自 己的故事

今 天 是 第 十 七 个 中 国 记 者 节 。

“ 新 闻 在 前 方 。我 们 在 路 上。”这 是 对 记

者 这 个 群体 的 真 实 写 照 。一 路 走 来 ，行 色 匆

匆 ，多 数 时 间 是 和 新 闻 在 路上 行走 。每 一 次

采访 都 会 成 为 人 生 难 忘 的 经 历 ，成 为 生 命 中

不 可 磨 灭 的 印 记 。脚 下 沾 了 多 少 泥 土 ，心 中

就 积 淀 了 多 少 真 情 。多 年 来 ，陕 西 工 人报 一

批 又 一 批 记 者 始 终把 关 注 的 目 光 聚 焦 在 企

业 、工 会 、职 工 群 众 ，以 高 度 的 政 治 责 任 心 践

行记 者 的 社会 责 任和 历 史 使命 。

今 天，在 这 个 承 载 着 记 者 光 荣 与 梦 想 的

节 日 里，我 们 通 过 简 短 的 文 字 与 您 共 同 分 享

工 作 中 的 酸 甜 苦 辣 。我 们 在 记 录 时 代 的 同

时，也记 录 下 了 自 己 无 悔 的 人 生 。我 们 的 前

辈 范 长 江 说过 ：“一 个 记 者 ，如 果 能 为 一 个 伟

大 的 理 想 而 工 作，那 是很值得鞠 躬 尽瘁 、死 而

后 已 的 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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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 江 河 ，男 ，1982年 来 到 陕 西 工
人报 社 从 事 新 闻 工 作 ，获 全 国 、省
级 以 上好新 闻 奖 20余 项 。

潼 关，自古 就 是个 出 产 黄 金 的
地方 。上世纪八十年代 ，一 些不法
分子铤而走险 ，明 目 张胆地哄抢国
家财产 ，使国有金矿惨遭损失 。

为 了 探 明 真相 ，我 多 次来到这
里采 访 。每 次采 访都 给我 留 下 了

深刻 的 印象 ，其 中 的一次经历让我
终生难忘 。

1988年 8月 的 一 天 晚 上 ，潼关
金 矿 505车 间 的 一 个 采 矿 巷 道 。
在 公 安科 唐科 长和 两 名 公 安 干 警
的 带 领 下 ，我 们 凭 着 微 弱 的 手 电
光 ，深 一 脚浅 一 脚地走 着 ，查看 有
无 盗 采 现 象 。大 约 晚 上 11点 ，从
不 远 处 的 公 路 上 传 来汽车 的 轰 鸣
声 。我 们 警 惕 地 望 着 前 方 ，只 见

十 几 辆 汽 车 排 着 长 队 ，缓 慢 地 行

进着 ，灯光划破夜幕 。
唐科长凭着多年经验告诉我 ，这肯定是偷

矿石 的车队 。他喊了 一 声 ：“快 ！不能让这些
汽车跑了。”我们立 即顺着一条 山 间小道 ，包抄
了 过去 。共有汽车和拖拉机十三辆 ，约有二十
几人 。车上装的都是矿石 ，唐科长一看矿石的
成色 ，告诉我 ，全是401车间的矿石 。

这 时 ，一个四 十开外 、穿着 白 色短褂的光
头笑着走上 前 ，主动打着招呼 ，并掏 出 软 中 华
香烟递上 ，被唐科长拒绝 了 。唐科 长告诉光
头 ：“今天省公安缉私队派人来 ，你可要知趣
了。”并指着我说 ，“那个小伙就是缉私队 的。”
光头陪着笑脸走到我跟前 ，递上香烟 ，套近乎 。

我不客气地 问 ：“你从哪儿拉的矿石 ，送到
哪里？”光 头 一 听 这 话 很 不 高 兴 地 说 ：“你 知
道 这 山 沟 有 多 深？”我 提 高 嗓 门 问 道 ：“你 想
干 啥？”光 头 说 ：“你 信 不 信 ，别 说 是 省 城 来
的 ，就是 中 央来 的我 也 不 怕 ！我就敢把你们
这些家伙全扔到这 山 沟里。”

当 时 ，场面混乱。唐科长见状 ，拔出手枪 ，
向 空 中 “啪啪 ”开了 两枪 。静寂的 山谷 ，枪声回
荡 。刹那间 ，这帮家伙被震慑住 了 。我急中生
智 ，趁势拉开大嗓 门吼道：“老唐 ，谁敢乱来 ，就
直接打谁 ！快跟省缉私队联系 ，让他们多派些
人上来。”老唐立即拿起对讲机喊道 ：“省缉私
队 ，快派人上来……”其实 ，唐科长的对讲机连
信号也没有 ，只是虚张声势吓唬对方罢 了 。光
头见状 ，像泄 了 气的皮球 ，耷拉下脑袋 ，立马没
了 刚才 的嚣张劲儿。我也趁势显摆起 “省缉私
队 ”的厉害 ，命令他们脱鞋 、解下裤带 ，防止他
们反抗。唐科长乘势向在场的人宣传了 国家的
有关法律法规等 ，尤其对光头进行重点教育 。

随 后 ，在陕 西工 人 报头版头 条 刊 发题 为
《 潼关金矿被毁被盗 目 击记 》的稿件 。之后 ，
人 民 日 报 也在 四版头条位置刊 登题为 《潼关
金矿 告急 》的 稿件 。为 此 ，国 务 院 还 召 开 了
“ 小秦岭地 区金矿开采整顿工作会议”。

类似这样的经历，在我的记者生涯 中还有
许多许多……

“长大后我就成了你”
——从业三十年间的一件往事

郝振宇 ，男 ，主 任记 者 ，1986年
来 到 陕 西 工 人 报 社 从 事 新 闻 工
作 。获省 级 以 上新 闻 奖励 30多 次 。

前 年 应邀去 西 安 蓝 田 汤 峪 参

加一个新闻发布会 ，坐在旁边省 电
视 台 某频道 的 一位负 责人得知我

姓郝是陕西工人报记者后 ，她惊喜
地说 ：“我们频道最优秀 的主持人

老 说你们一 位姓郝 的 记者过 去帮

过她 ，是她的大恩人。”我感觉很诧
异 。她见不得要领 ，这位 电视台大
腕立 即 拿 出 手机 当 头给我就是一

个 “特写”，发 了 过去 。霎时 间 ，电
话里传来那位主持人甜美的声音 ：
“ 就是他 ，这就是我 一 直寻找 的郝
老师”。

我接 过 电 话 ，简 单交谈之 后 ，
一件久远的往事被唤回脑海 。

那应该是 2000年前 后 的 一 个

夏 日 ，我在维权新 闻部 当 主任 。这
天上午我接待完上访和 咨 询 的几

十 名 群 众 ，吃 过 饭 刚 准 备 休 息 一
下 ，下午好继续接待上访的职工 。
这 时 门外急匆 匆 走进 一个十来岁

的 小姑娘 ，她背 着书包 、拿着写在
作业本上 的反映材料 ，情绪低落 ，
表情凝重 的脸上 却透 着倔强和 果

敢 。看 到 这 位 和 我 孩 子 一 般 大

小 、头 发 被 雨 淋 得 湿 漉 漉 的 小 姑

娘 ，我 当 即请孩子进来坐下 ，用 毛
巾 为 她 揩 去 头 上 的 雨 水 ，并 带她
到 门 口 吃 了 一 碗面条 。待孩子情

绪稳定后 ，经详细 询 问 得知 ，小姑
娘 的 父 亲 是 陕 南 某 国 企 的 职工 ，
因为经济纠纷受到 了 粗暴对待 ，以
至于连人 身 安全都受到威胁 。于

是她竟孤身 一人 ，连夜坐上长途车
奔赴西安 ，找到报社维权部寻求帮
助 。感动和惊讶之余 ，我让孩子在
办公室沙发上稍作休息后 ，就派了

一位最得 力 的记 者带孩子 一起前

往 陕南 。由 于 牵 涉 问 题 复 杂 ，虽
经 记 者 的 努 力 协 调 ，孩 子 家 长 的
人身 安全得到 了 保障 ，其他 问题的
处理并未尽人意 。但作为媒体 ，只

能如此也无可奈何了 。

当 年全 总 尉 健行 主席 大 力 倡

导工会维权 ，报社应运而生 了 维权

新 闻 部 ，不 但 配 备 了 车 辆 和 精 兵

强将 ，还在报纸上公开承诺 “企业
权益 、工会权益 、职工权益一起维

护”，对于读者投诉 ，承诺 “西安市
内 两 小 时 赶 到 ，省 内 两 天 内 赶
到 ”，一 时 间报 社 门 庭 若 市 ，锦旗

满屋 。当 时确实是打 了 几场硬仗

的 ，因此上对于这点小事早都忘得
一干二净 了 。但没想到 记 者 的 一

次普通行为 ，竟然给孩子留 下深深
的印记 。

从汤峪回来后 ，这位美女主持
人 专程来看望我 ，还给我这位 “叔
叔 ”和 “婶婶 ”带来礼物 。当 我表示

受之有愧时 ，她却告诉我 ，正是 当

年我们的 “举手之劳”，让她看到 了

记者的正义感和媒体的力量 ，她从
此发 誓 也 要 成 为 记 者 ，为 民 众 呐
喊 ，为 弱 势 者呼吁 。为 此 ，她高 中
选择了 文科 ，后来如愿以偿考上 了
名牌新 闻学院 ，最终成为省 台 某频
道 的 “当 家花旦”，实现 了 “长大后
我就成了 你”的梦想 。

佛家 有 一 说法 ：“前世 因 是今

世果”，“今世果是前世 因”。我非
佛 家 弟 子 ，也 不 祈 求 什 么 积 善 得
福 。但作为 一个从业三十年 的媒

体工作人员 ，深深感到媒体工作并

不 比其他行业高贵和特殊，但媒体

人 的一举手一投足 ，却都寄托着 民
众 的信任 ，关乎着 民众的福祉，我
们在工作 中 只有 “广种福 田”，才能
不辜负受众的期望呀 。

惊魂两小时

鲜 康 ，男 ，摄 影 记 者 ，2015年
进入 陕 西 工 人报社 。

时值盛夏 ，报社策划 的 “高温
下 的 劳动 者 ”栏 目 ，已经启 动 。

离 太 阳 最近 的 人——塔 吊 司

机 ，成 了 自 己 的采访对象 。我先后
问 了 几家建筑公司 ，他们都说 ，由
于安全原 因 ，不便采访 。后经多方
联系 ，陕建 四公司终于答应 了
此次采访的要求 ，但他们特别
叮咛 ，一定要注意安全 。

2016年 8月 4日 ，西安一年
中最热的一天 。一大早 ，我来

到 项 目 工地 。在和 工 地 负 责

人 简 短 交流之 后 ，我准 备 上 塔 吊

进 行现场 采 访 。

由 于 场 地 原 因 ，要 到 达 塔 吊
操 作 室 ，需 要 先 走 到 新 建 楼 体 的
楼 顶 ，再 通 过 塔 吊 和 楼 体 的 两 米
长 四 十 厘 米 宽 的 连 接 板 ，最后 徒

手 爬 三 四 十 米 高 的 垂 直 塔 架 ，才
能 到 达 操 作 室 。到 达楼顶 后 ，在

安 全 员 的 叮 嘱 下 ，我 走 向 了 楼 体
和塔 吊 的连接木板 。当 我踏上连

接板的那一瞬 间 ，我的双腿立马不
停地抖动 ，心 “呼悠 ”一下 ，浑身 的

细胞仿佛都跟着晃动起来 ，身体似
乎 随 时要栽进 百 米深渊里 了 。头

一阵阵眩晕 ，身体僵硬得迈不动步
子 ，甚至往前挪一厘米都不行 。此

刻 ，我的承受能 力 超过 了 意 志 ，但
又 不 能 放 弃 ，许 久 ，我 鼓足 勇 气 ，
一 点 一 点地 向 前挪 。当 我好不容

易 走 完 连 接 板 之 后 ，真 正 的 危 险
还 在 后 头 。二 三 十 米 的 垂 直 爬

梯 ，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，需要徒手
攀爬 到 顶 部 。稍 有 不 慎 ，就 会 遭
遇 不测 。此刻我 多 么 希望 自 己 化

身成蜘蛛侠 ！我对 自 己 说 ：“别松

手 ，你有 的是力气 ，别往下看 ，只管
一步一步地 向上爬就行 了 ，相信 自
己 ，你 一 定可 以 做 到 的 ！”慢 慢 地
我 伸 出 一 只 手 ，可 腿 上 的 肌 肉 紧
张 得痉 挛 起 来 ，根 本 无 法 配 合 手
上 的 动 作 ，只 得 重 新 抱 紧 爬 梯 。
不知过 了 多久 ，我开始 向 上爬 ，眼

中 只 有 塔 吊 操 作 室 ，越 靠 近
塔顶 ，胳膊越 感 酸 困 无 力 ，二
三 十 米 的 高 度 ，感 觉 像 爬 了
一 个 世 纪 。终 于 ，我 一 头 钻

进 操 作 室 ，待 在 那 块 唯 一 让

自 己 有 安全 感 的 地方 。在 塔

吊 司 机 的 协 助 下 ，我 顺 利 地 完 成
了 拍摄任务 。

这是一次艰难的跋涉 ，又是一
次意志的考验。在我看来 ，只有艰
辛 ，才 会成 长 ；只 有磨 砺 ，才 会 强
大 。在新闻事业的道路上 ，这只是
又一个新的起跑点 ，我会一直努力
下 去 的 。

“我们不是无冕之王”
钟 洁 ，女 ，记 者 ，2012年 进入 陕

西 工 人报社 ，从业 时 间 4年 半 ，曾 获
得 第 十 八届 西 洽会 暨 丝 博会好 新
闻 二等 奖 。

一提起记者 ，不少 人 的第一 印
象就是 “无冕之王”，认为记者掌控
着社会的话语权 ，主导着社会的舆
论 ，是 一份受人尊敬 ，光鲜靓丽 的
职业 ，这也是我在从业前对这份职
业的理解 。

可 当 我真正做 了 记 者 后 才 发

现 ，这份职业并不像想象中的风光 。
2013年 7月 中 旬 ，我接到新闻

线索 ，一位女保洁员 在工作的九年
时 间 里单位都没有 与 她签订劳 动
合 同 ，也没有缴纳过 社会保险 ，连
一次加班费也没有支付过 ，如今离
职的她 ，想要维护 自 己的权益。这
是我进入报社实 习 期结束后 的第

一次独立采访 ，当 时我既兴奋又紧

张 ，决心 一定要替职工讨个说法 。
在采访 中 ，我 了 解到 ，这九年来每
天早上 6点钟她就开始工作 ，打扫
家属院 ，拖楼梯 ，倒生活垃圾 ，不管
风吹雨打 ，从不 间 断 ，一年 365天 ，
天天如此 ，还曾被单位评为年度优
秀工勤人员 。

随 后 ，为 了 更 全 面 地 了 解 情
况 ，我 又 去 了 保 洁 员 工 作 的 家 属
院 ，正 当 我与家属 院居 民交谈时 ，

突发状况 出现了，“你是干啥的 ！”
“ 到 外 边 去 ，你 们 不 要 跟 她 说
……”一 位 大 妈 开 始 阻 挠 我 的 采

访 。当 我 说 明 来 意 并 出 示 证 件

后 ，大 妈反 而 变 本加 厉 开始 辱 骂
我 ，“你个碎娃 ，赶紧滚 出 去。”“你
信不信我找人收拾你。”整个过程
中 ，我不停地给老人解释 ，希望她

不 要干 扰 我 的 工 作 ，而 要 维 权 的
保洁 员 始 终 没 说 话 。最 终 ，我 被
大妈 推 搡 出 院 子 ，这 时 保 洁 员 才
小 声地 说 了 一 句 ：“不 好 意 思 ，他
儿 子就 是 物 业 的 主 任 ，我 不 敢 惹
她。”由 于 是 第 一 次 遇 到 这 种 情

况 ，我 只 能 忍 着 眼 泪 做 完 了 采
访 。那 一 刻 ，我 才 明 白 记 者 并 不

是所 谓 的 无 冕 之 王 ，有 时 候更 像
是 “弱势群体”。

在记 者 节 前 夕 ，回 想 我近 五
年 的从 业 经 历 ，让 我 对 记 者 这 份
职 业 有 了 更 深刻 的 理解 ，被誉为

“ 无 冕 之 王 ”的 我们 ，在工 作 中 感
到是辛酸 、劳 累 、无奈 、委屈 ，但更
有 沉 甸 甸 的 责 任 。我 们 从 不 后

悔 ，正 如 本 报 办报宗 旨 所 说 去 倾
听 声 音 、关注需 求 、捍卫 权益 ，激
励着我们继续前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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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 静 ，女 ，编 辑 ，采 编 岗 位从 业 15年 ，
采 写 和 编 辑 的 作 品 曾 多 次 获 得 陕 西 好新

闻 奖 二 、三 等 奖 。
进 入 陕 西 工 人 报 社 那 年 ，我 刚 满 23

岁 。日 月 如梭 ，时光荏苒。从当初的朝气蓬
勃到今天的华发初生 ，匆匆 间 ，我已在采编
岗位走过了 15个年头。在风雨同舟的 日 子

里 ，总有难忘的故事。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说
一说 自 己的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。

2003年底 ，全总来陕送温暖 ，去延安慰
问 困难职工 。我和劳动保障报等四家媒体

记者跟随采访 。

当慰 问 活动结束 时 ，已是 中 午时分 。
按 照 安 排 ，六 点 前 要 赶 回 西 安 。匆 匆 上
路 ，一切都很正常 。然而 ，当 我们媒体人
员 乘坐 的汽车驶入隧道时 ，一个惊恐的场
面 出 现在大家 的面前 ：车祸 ！车窗玻璃全

都 碎 了 ，剩 下 一 些 玻璃碴 像尖 刀 一 样 竖
着 ，玻璃球满地都是 ，车头严重扭 曲变形 ，
坐在车里 的人 ，有 的满头是血 ，发 出 痛苦
的呻吟声 ，有的晕倒在坐椅上……

恐惧 、惊慌充斥着每个人的心 。

事后 ，我们得知 ，由于时间要求紧 ，车速

较快 ，当领导们乘坐的汽车驶入潼关的一个隧道时 ，与一辆
卡车相撞 ，才造成了如此惨状 。

面对这样 的情景 ，我们几个年轻 的记者开始 了 营救

工 作 。由 于 隧道 内 手 机 没有 信 号 ，我 只 好跑 出 好 长 的
一 段 距 离 去 打急救 电 话 。据 医 院 方 面 的 说 法 ，救 护 车
要从铜川 赶来还得一个多 小 时 。时 间 不等人 ！我们只

好先把 受伤 最重 的 人 抬上 我们乘 坐 的车 ，由 一 名 记 者
陪 同先送往 医院 。随后 ，我和 两 名 记者 、一 名 工会宣传
干事在 昏 暗 的隧道 内 等待救护车和 交警救援 车 。由 于

车头严重变形导致副驾 驶的位置上还有 一位 同 志被卡

在里 面 。经 过 一 个 多 小 时 的 施救 ，当 第 二 辆救护车赶
来时 ，救 出 的已是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……

我的 任务 是 要 将 这 位 失 去 生 命 的 同 志 送 往 医 院

太 平 间 。狭 窄 的 救 护 车 放 完 尸 体 后 ，已 没 有 一 点 空
间 ，我 只 好 挨 着 这 具 面 目 全 非 的 尸 体 蹲 着 ，不 敢 也 没
有 一 点 空 间 挪动 。浓重 的血腥味让我总想呕 吐 。只 感

觉 自 己 不 能呼 吸 ，心脏 似乎要停止跳动 ，浑身 上下每一
个毛 孔都在 瑟 瑟发 抖 。我 更 不敢 在 车 内 扫视 ，只 好僵
着 身 子 ，尽量和 尸 体保持 一丁 点 的 距 离 。扭 头 透 过车
内 唯 一 的 小 窗 户 向 车外 看 ，这 也 是 让 我 唯 一 能减 少 恐
惧 的方法 。天色变得 昏 暗 ，公路 两旁的 山 峦模糊起来 ，
只 有 远 处 一 些 灯 光 依 稀 可 见 。我 一 个 姿 势 蹲 着 不 敢
动 ，腿脚并始发麻 ，只能咬紧 牙 ，硬挺着，真希望车能长
出 翅膀 ，可是路却变 得异 常漫 长 ，时 间 像 凝 固 了 一 样 ，

不 知过了多久 ，汽车终于停 到 铜 川 矿 务 局 医 院太 平 间
门 口 ，那一刻 ，冷汗淋漓的我 已经无法站起来 了 。

至今 ，想起那段经历 ，我依然心有余悸 。如果我说 自
己胆子大 ，那是假话 。但是面对那样 的危难时刻 ，作为
记者 ，尤其是陕西工人报的记者 ，那一刻 ，我别无选择 ！

又一次失信于女儿
王何 军 ，男 ，记 者 ，2004年进入 陕 西 工人报社 ，从业 时

间 13年 。

每年临近年终 ，事关农 民工工资拖欠问题非常复杂和
急迫 ，让我常常忙得不可开交 。

2015年 1月 21日 17时40分 ，临近下班。我终于可以喘口
气儿了 。

“ 爸爸 ，今天回家吗？”接到女儿充满期盼的 电话 ，我信
心满满地告诉她 ，“今天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了 ！”我梳理了
一下手头的几件事 ，准备下班 。

当 我在思量着如何能给女儿一个惊喜的时候 ，突然 ，
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 ，“我们单位拖欠工资 ，请你赶紧来。”

按常规 ，必须询 问对方什么单位 ，反映者叫什么名字 ，
欠了 多少工资 ，有没有找工会等等。这次对方仅仅回 答 了
单 位 的 简 称 ，我 有 点 茫然 。当 我 要 求 他 提供 更 详 细 的
情况 时 ，尤其是需要 提供他个人姓 名 时 ，对 方 的 口 气顿
时变 得 很 生硬 ，质 问 道 ，“你们 不 是替 职 工维权 吗 ？要
我 名 字干啥 ？我都说 了 公

司 名 ，不会 自 己调 查 吗？”

反 映人 的态度如此

生硬 ，又不愿意透露 自
己的身份 ，让我意识到
情 况 可 能 有 点 复

杂 。后 来 ，通 过 其
他 途径 ，我 才 了 解
到 问 题 单 位 的 确

切 名 称 和 其 他 相

关事宜 。

回 到 家 里 ，快
1 1点 了 。老婆说 ，
女 儿 临 睡 前 嚷 嚷 ：

“ 爸 爸 是 个 大 骗

子 ！他答应来看我

表演节 目 、带我去游乐

场玩 、给我买乐高……

到 现在还都没影 儿呢。”又

一次失信于女儿了 ！

后来 ，经过多方努力 ，在

相关 单 位工会 组织 的 配合

下 ，这一维权问题最终得到
解决。此刻 ，我想女儿是会
理解 、原谅爸爸的 。


